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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作
品

天涯诗海

在热带植物园

一会儿他是一株香

草兰，从内心深处散发

蕴藏的芬芳。

一会儿他是一枚神

秘果，悄悄把苦辣酸咸

都换成了甜味。

是一棵旅人蕉，在

荒无人烟的沙漠酿出了

甘泉。

是一朵羊蹄甲，在

万绿丛中绽放了粉红的

鲜艳。

是一棵黄花梨，用

坚韧的耐心展现了高贵

的品格。

是一棵见血封喉，泄

露了能致人死命，也能治

病救人的双重秘密。

是咖啡的香醇，是可

可的绵暖，是胡椒的辛

热，是苦丁茶的清润，是

许许多多知名或不知名

的热带饮料与香料，它们

广受赞赏的品质，以及少

为人知的身世……

我追着他的声音，在

亦步亦趋中大开了眼界。

他如数家珍的娓娓

道来，如此丰富而具体，

准确而生动。

仿佛是这2300多种

花果草木的化身。

仿佛他身上，装有

一座热带植物园。

或者说，他本身，就

是一座热带植物园。

这位帅哥，是一位

讲解员。

我不知其名，只记

住了他告诉我的，这群

来自热带的姓名。

小区里的树

小区里的树木挂起

了名片，我才认识那么

多熟悉与陌生的树。

它们不论年龄，不

排辈分，不问来路，不谈

资历，不讲出身，不讲颜

值，也不分贵贱。

喜欢开花的开花，

愿意结果的结果。即使

只长叶子，也悉听尊便。

风 来 一 起 梳 头 弯

腰，雨来一起淋漓尽致。

有 时 也 见 交 头 接

耳，进行友好的交谈或

讨论。

虽然不免要争抢阳

光，也属规则之内的竞争。

我在树丛间走着走

着，似乎会走失自己。

真想就在此迷路，

不想退回到人间。

蝴蝶谷

这里的蝴蝶是活的！

别处的蝴蝶都在睡

觉。那些我们平日认识

的蝴蝶，以它们标准的

睡姿，挂在墙上，摆在玻

璃柜里，一直没有醒。

这里的蝴蝶？会飞

的花，跳舞的彩绸，时装

的展览会！

它们有呼吸，有体

温，逗人爱，解人意。

更重要的，它们会

动，会飞。

在 树 林 里 扇 动 欢

欣，在花丛中呼唤芬芳，

在小溪的伴奏下翩飞梁

祝的爱情，在我的面前

身后引人入胜地牵动曾

经丢失了的梦想。

我追随着它，欢呼

雀跃，来回奔跑。

同它们合影时，年

已古稀的我，竟忘记了

年龄。

我与蝴蝶失散很多

年了。此时竟同那些从

未见过蝴蝶的小朋友一

样，觉得新鲜又亲切，惊

喜又陌生。

在这里，所有的人

都成了孩子。

在大自然裸浴，本

来就该是孩子。

园
林
小
品

□
蔡

旭

（
三

章
）

□□
王
太
生

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出

行。少年行，二三少年结伴而游。

关于旅行，梁实秋说，“出门要带

行李，那一个几十斤重的五花大绑的

铺盖卷儿便是旅行者的第一道难

关。要捆得紧，要捆得俏，要四四方

方，要见棱见角，与稀松露馅的大包

袱要迥异其趣。”这是说成人，少年的

身上不会有这么多的羁绊。

人生的许多第一次，前面的路

上，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会发生怎

样的故事，就像人生一样扑朔迷离。

舟楫年代，阡陌上依稀稚小的背

影，是王维的“咸阳游侠多少年”，行

走江湖、风姿勃勃，瘦小而精悍。

一千多年前，天才诗人李白，混

搭着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的

多重气质，“仰天大笑出门去”，更是

一个人最初的踌躇满志。

人多地少的徽州，少年稚嫩的肩

膀，背着行囊，漂泊异乡去经商。那

时候，雄鸡尚未打鸣，山还在熟睡，樟

树隐在晨雾里。当他坐在山头回望，

脚下是一片粉墙黛瓦。

路上永远是美好的，出门要带上

四件东西。

一要带自信。浪迹江湖是少时

的梦里追求，切不可怕怕失失，闪闪

烁烁，支吾其词，心有怯怯。

二要有方向感。拿着一张地图，

胸中辨不清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不

知道下一步自己该往何去？

三要不耻下问。不论是老者、青

年、妇人，还是孩童，只要他站在路

边，都有可能知道你所要去的地方。

四要像骆驼一样善良，忍饥

挨渴，眸子里映着的，始终是前方

的路。

少年行，犹如古人穿芒鞋，手执

一根竹杖。外表凛然，其实内心不够

强大。尚未脱精神哺乳期，需要一种

柔韧的扶持支撑，才能走下去。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回想起我

的第一次旅行，那还是十八岁，和一

个朋友去苏州。游罢沧浪亭、拙政

园，在观前街上转悠，晚上睡在北寺

塔附近八毛钱的统铺。第二天，顺着

沪宁线到无锡。

不再顾忌，衣衫敞散、油光满面，

汗流浃背地向前走去，可还是与许多

风景错过。那次，在无锡的运河边，

见到家乡的客船，倒是想家了。当我

们小心翼翼，试探着上前问路，谁知

船上的人异常热情，不仅免了船票，

还招待吃喝，把我们捎带回家。原来

朋友的父亲是那家轮船公司的。

少年出门，一般去有山和海的地

方，那里有爱的朦胧和寥远，在山水

间寻找和整理。

20岁去黄山，头脑中有一种特

别的《山行》，“我没见过山，却常做

大山的梦。梦中，你是一条清清的

溪流，我是一块冥冥的石头。你说

群山是奔马，是凝固的波浪，是沉思

的老人。我们一边看山，一边读着

山的纹路，山的气度……”那个

“她”，子虚乌有，是旅行过程中产生

的浪漫幻想。

想起离家出门，前面是未知的纷

繁世界，回首是梦里依稀的熟悉故

乡，但我并不怯懦，如果面前有条船，

即便是不会游泳，也会毫不犹豫地跳

上船，随打鱼的船民一同出海。

有时候，为了看风景，我们却不

知此身漂泊何处。有一年，去武夷

山，滞留在闽北小城，等车的间隙，我

向夜的深处走去，发现游离于时光之

外的另一种舒缓。我想起一个诗人

的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

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少年行，仰天大笑出门去。

□□ 徐玉向

夏日莲蓬

夏天，村子西南角的老皮塘是

被荷花和荷叶给收拾了的。那荷

叶挨挨挤挤，绿得晃眼，几乎铺满

了整个水面。荷花在其间肆意绽

放，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我总是按捺不住对莲蓬的渴

望，直接跳进塘里去抢。水没过膝

盖，凉凉的，塘底的淤泥软软的，每

走一步都有些费劲。荷叶高高低

低，挡住了视线，我只能小心翼翼

地摸索着前行。

靠近莲蓬时，满心欢喜。可

想要摘到它却并非易事，得避开

那带刺的茎秆。稍不留神，手臂

就会被划出一道道红痕，那微微

的刺痛，如今回想起来，竟也成了

甜蜜的勋章。但这丝毫阻挡不了

我的热情，看准一个饱满的莲蓬，

伸手就去折。

有时太用力，整个人会因为惯

性而差点摔倒在水里。好不容易

折下一个莲蓬，那种成就感瞬间爆

棚。莲蓬握在手中，沉甸甸的，仿

佛握住了整个夏天的甜蜜。

莲蓬呈圆锥形，宛如一个小巧

玲珑的宝塔。它的表面布满了蜂

窝状的小孔，那些小孔排列得错落

有致，犹如精心雕刻的艺术品。小

孔里，藏着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莲

子，它们像是娇羞的小姑娘，躲在

自己的闺房里。

小心翼翼地剥开莲蓬，手指轻

轻触碰到那略带粗糙的表皮，能感

受到微微的湿润与清凉。轻轻取

出莲子，它们在掌心微微颤动，仿

佛有着生命的律动。再撕去那层

绿色的外皮，便露出了白白胖胖的

果肉。这果肉圆润光滑，犹如羊脂

玉般温润。

迫不及待地将其放进嘴里，轻

轻一咬，清甜的汁水瞬间在口腔中

四溢开来。那滋味，犹如一股清澈

的山泉水在舌尖欢快地流淌，清爽

甘甜，美妙至极。这滋味，是夏日

独有的馈赠，让人陶醉其中。

在塘里，我尽情地享受着这份

与大自然亲近的快乐。周围是荷

叶荷花的清香，香气时而淡雅，时

而浓郁，如同一个调皮的精灵在鼻

尖跳跃。耳边是蛙鸣和虫叫，此起

彼伏，宛如一场盛大的交响乐。

抢来的莲蓬，不仅仅是美味的

零食，更是夏日里最美好的回忆。

如今，即便远离了那个小村子，每

到夏天，我仍会想起老皮塘，每折

一个莲蓬，就是一个夏天。

□□ 胡新波

弄堂深深

一街一巷皆烟雨，一砖一瓦是

风华。老家的弄堂横七竖八、大大

小小，像是血管一般将一座座房屋

牵连在一起。这些弄堂不像北京

的胡同、上海的小巷，没有百转千

回、寓意深远的故事，也并未出过

名人，实在是平凡得很。只是这些

年羁居外地，每每发梦，脑海里转

悠的还是这几条街巷里弄。

夏日的中午，太阳照得“天昏

地暗”，只有到了傍晚，主妇们才三

三两两走出家门，在弄堂的交会处

坐在小马扎上乘凉，嗑瓜子及聊

天。小麻雀不时落下，跳跃着啄食

瓜子仁，旁边的榕树上晾晒着些衣

物，随风轻摇。小时候回家最怕经

过这些弄堂，感觉像个行走的电话

机，随时可能被这些关系不远不近

的主妇叫住叨叨一通，又或者成为

她们絮絮的谈资。

母亲过了四十岁以后，也加入

了乘凉“朋友圈”。街坊邻居在天

色晚晚、暮云沉沉之际散坐在大榕

树下，这是她们难得的休憩时光。

小朋友围绕着巷子跳皮筋、滚铁

环、捉迷藏，对于“外巷人”而言，这

些小巷九曲十八弯，实在容易迷

路，但拿来考究这些生于斯长于斯

的娃娃们，就算蒙着眼睛也能走个

七七八八。玩了好一会儿，一辆旧

式的二八自行车载着一个洁白的

长方形泡沫盒子来了。好家伙！

糖冰棍三毛一支、五毛两支，糖葫

芦需要整整一元。

这个时候小娃们就八仙过海

了，变着法子缠着各自老娘要上钢

镚来买冰棍儿。我那时可聪明了，

总是等上小伙伴们拿到钱后再去找

母亲。这时碍于面子和心疼可怜巴

巴的我，我总是能轻松拿到零花

钱。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炎炎的夏

热，终究抵不过那根香甜的冰棍儿。

那时家家户户还没通自来水，

每片巷子都打了一口深井，长满青

苔的井边常年有人在边上洗衣服

或者洗菜。因古井实在破旧得不

成样子，住在附近的人家便凑了些

钱给老井换上了“新衣裳”：井边做

起了围栏，地面灌上水泥、码上青

石。可这么一倒腾，井水反而开始

变浅，也不复旧日的甘甜。

一片桐叶斜斜飘落。几日前回

了趟老家，那口古井已被石板封住，

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我穿梭在

深深的弄堂，在那时光深处既看到

远去的生活，也见到未来的模样。

又到栀子花开的季节了。

我的芳邻种着三株栀子花，每

次夜归，花香如缕。浓绿中，朵朵玉

白，小梭子状，颤巍巍地，一层层谨

慎地裹得紧紧，如古代女子的螺髻，

边缘淡绿，偶露月白色的内襟，俏生

生惹人遐想，让人怜爱。

我从未栽过一株栀子花。我家

的后院里，有一棵洋槐，两棵香椿，

一棵桑树。桑树是我和弟弟栽的，

一年能挂三次果，着实解馋。前院

里种着桃树、杏树，一年一季，从酸

涩的“青小”开始，一直吃到麦黄，吃

到看着空空如也的枝头，怅然若

失。村里种果树的人家多，种花的

人家少。邻居小五的父亲是猎人，

她家后院里，种了栀子花、月季花、

金银花，花开的季节，香飘进我的院

子里，会有短暂的羡慕。看着小五

斜簪一朵，一步一摇地走过，留下细

微的香气，会有刹那的恍惚，但觉得

还是桃杏更诱人。

我是有过与栀子花共处的时光

的。离我最近的那株，栽在外婆的

院子里，小舅房间的窗外。年少时

家贫，我常在外婆家打秋风。栀子

花开的季节，在安徽中南部，麦浆正

在小南风中凝结，变成硬实实的颗

粒。再过十来天，麦子就要被砍倒，

脱粒，铺在稻场上晒干。外婆会推

开石磨，在小舅或小姨的一推一送

中，外婆将那一粒粒金黄喂进磨眼，

乳黄色的软玉从磨齿中流出，落在

下方荸荠色的簸箕里。晒，分，揉

面，擀面如纸片，外婆操刀切丝。摘

一条瓠子，或是一把苋菜，一锅细软

香美的面条就在锅里慢悠悠地翻滚

了。记得在埋头大吃、嗍嗍有声的

间隙，下意识地抬起头来，看见盯着

我的几双眼睛。外公是戏谑，外婆

是泪水汪汪，小舅和小姨则是捂嘴

强忍着笑。忽有一日，小姨放下碗

筷，说，呀，栀子花开了！

那是一丛大蘑菇形的栀子花，

看不到主干，很多时候，它就是那么

傻乎乎地浓绿着，叶片丰腴，雨后更

是绿得要滴下色来。它不急不忙，

完全没有花树的姿态和矜持，我们

也完全忽视了它的基因，只有小姨

会时常提醒它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鸡栖于枝，小姨一个扫把扔过去，鸡

们惊惶而逃；猪摇摇晃晃靠近，小姨

一板脚踹过去，“二师兄”乱戳着小

短腿，仓皇逃窜。小姨看花的眼神，

长大后我才懂得。

栀子花是在某一场雨后突然打

朵的。起先只看见一朵，就像一条

傻愣愣的黄鳝临风听蝉——只不过

是白绿的——小心掀开叶子，看见

一朵两朵三朵。“小姨！小姨！”小姨

听见了，“打苞了？”她飞了过来，凑

过来看，鬓角乱丝被激动的小风逗

弄着，拂得我丝丝的痒。“好多啊！”

她的声音里含着雨水，与这个季节

一般柔软。栀子花叶上的雨珠，纷

纷掉落下来。

过两天，外婆坐在门槛边，摘毛

豆，或是摘苋菜，忽然抬头说，送些

花给有女伢的人家吧！小姨不情

愿，但也知道这么多花她一个人消

受不了，便一朵朵地摘了下来。这

时候的花，已经半开半合了，露出更

多的白——那是世上最温柔的白。

一朵朵栀子花卧在篾篮里，白衣蓝

裙，美得迷离。

小姨看我愣神，挑起眉头，说，

阿源，你说先送谁？我素知她的调

皮，不知道她埋的什么陷阱，便看向

外婆。外婆并不抬头，手里干着活，

只是抿嘴笑。先送杜若。我犹疑地

低声说。小姨哗的一声笑了。外婆

起身佯打小姨，小姨佯装着闪避，母

女俩却一起抱头笑了。

杜若是和我玩得最好的女生，

她不理我已经很久了。有一天，我

们在院子里挖知了猴，我提议比谁

尿得更远。她突然红了脸，气呼呼

地跑了。

一个蓝瓷碗，半碗清水，斜放着

半碗栀子花，是花事正浓时每个房

间的局部风景。都是小姨小心翼翼

摆好的。那段时间吃面，我们都只

好用小碗。每个夜里，梦都是香的，

总觉得有雨在下，直到今天，依然如

故。我的眼前，白瓣绿萼，栀子花叶

上的雨珠，纷纷掉落下来。

很想摘一朵，摆在我的房间里，

却不好意思央求，更不好偷摘，便只

在夜里悄悄下楼，站在花树前，闻一

闻，看一看。

外婆去世多年了。小姨摁下外

婆的发髻，强插一朵时，外婆脸上含

笑带嗔的样子，深夜里晃得我心头

一颤。小姨也老了，戴着老花镜，眸

子里清澈依然。我的母亲，我记得

她喜欢将栀子花插在上衣第二粒扣

子处。有一天，母亲突然说，其实你

外婆家粮食也缺，只是他们喜欢你，

才那么放开量让你吃的。母亲又

说，那棵栀子花还在，年年开花呢。

我的眼前，栀子花叶上的雨珠，

纷纷掉落下来。

百家笔会外 婆

去 世 多 年 了 。

小 姨 摁 下 外 婆

的发髻，强插一

朵时，外婆脸上

含 笑 带 嗔 的 样

子，深夜里晃得

我心头一颤。

闲
庭
信
步

□ 董改正

栀子花又开

少
年
行

■■ 赵勇

蜘蛛网

拿起扫把准备将它捣毁

就快要触到时，我停住了

它给我带来什么不好了吗

我想不出一条正当的理由

它没有外面车流的嘈杂

没有老鼠到处跑的破坏

更没有乞求我的一点儿东西

只是默默地守着一处墙角罢了

还能偶尔逮几个侵扰我的蚊子

所以，我为什么要捣毁它呢

我何不留它一隅各自安好呢

鸟儿相对蜜蜂，它是大的

麻叶相对小草，它是高的

馒头相对饥饿，它是美味的

今天相对昨天，它是珍贵的

不必抱怨自己不够高大美丽

你相对于缺德作恶者

足够高大美丽了

不必抱怨自己不够多财多金

你相对于破产负债者

足够富足有余了

平凡的你可以是人间最幸福的

相对于天，你胸怀博大

相对于地，你脚踏实地

相对于人，你知止知足

你的平凡相对来看 是多么

的珍贵啊

相对论

■■ 鲍文忠

等待一场烟雨

在江南，最执着的事

一定是等一场烟雨的来临

就如同新安江，在桃花盛开

的时候

要涨水一样自然

从山那边，慢悠悠

撒来一片云

醉了苍天

淋湿大地、溪流、树木和鸟兽

孕育草尖、浪花

分娩啃食的灰兔和戏水的鸳鸯

一片流浪的云雾

误入戴望舒的雨巷

与丁香相拥

打湿了青石板，和斑驳的岁月

不需撑油纸伞

让上千年的时光，淋湿你的

胸膛

忽然被困住了手脚，愿意

永远窒息在这幻境中

用魂灵穿透这烟雨

如粉面盛开的海棠

和林中穿越的绶带鸟

四季回音 时光荏苒

（外二首）

骏马说：我要日行千里

大鹏说：我要飞翔万里

它们的进步在于有为

而我的进步在于不为

戒掉曾经的坏习惯——

懒惰、急躁，嗜烟、酗酒……

克制自己，不为恶习

即使无为，也在不断地发生

着进步

不为有碍人生的此

却有利人生的彼

填补了这个空档

那么，进步必然发生

进步

地址：（570206）海口市南沙路69号 电话：66829805 广告部：66829818 传真：66826622 广告许可证：海工商广字第008号 发行部：66660806 海口日报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电话：66829788 定价：1.5元


